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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　要 : 法国移民同化问题的解决不仅取决于移民群体本身的决心 , 更多地取决于法国社会对移民群体的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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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20 世纪 80 年代的“头巾事件” (1989 年 10 月份 , 就读

于离巴黎北部 50 公里的克黑 (creil) 的国立学校的 3 个北非

裔的女学生 , 因坚持佩戴伊斯兰式的头巾上学被校方开除出

学校 , 从而引发了法国社会各界对此事件的争论。2004 年 2

月 , 法国国民议会通过被称为“头巾法”的法案。该法案禁

止在学校佩带任何明显宗教标志 , 包括伊斯兰头巾、大十字

架和犹太人的小帽等 , 目的是为了维护法国的世俗政体 , 防

止教育场所受到宗教干扰。) 使得北非移民 , 尤其是阿尔及

利亚移民的同化问题凸显。无论是西方学术界还是我国的学

术界基本上都认为法国的移民同化问题是二战后才出现的新

问题 , 因二战后北非移民对法移民的数量迅速增多 , 法国的

共和模式在同化这些宗教、人种和语言等相差甚远的移民群

体时遇到了挑战。与当代法国移民成分不同 , 两战期间的移

民群体主要由欧洲移民组成。很多人认为欧洲移民被法国同

化的过程很顺利 , 法国也一直以欧洲移民顺利融入法国社会

作为共和模式的优秀杰作。事实上 , 移民同化问题早在两战

期间的法国就已经出现 , 并且也切实被当作一个“问题”提

出来了。本文通过探讨两战期间在法的欧洲移民被同化的历

程 , 旨在说明同化问题出现的根源。笔者认为两战期间移民

同化问题的根源在于法国社会对待移民群体的态度上 ———不

宽容。

一、移民群体的特征

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, 由于法国人口伤亡惨重 , 国家又急

需人力重建 , 移民已经成为医治战争创伤必不可少的良药。

一方面 , 法国政府积极引入外劳 , 分别和邻近国家签订了招

募协约 , 引进大批移民。 (1919-1920 年间 , 法国分别与波

兰、意大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条约引进外劳。) 另一方面 ,

1924年移民总协会 (LaSoci étéGénéraled πImmigration) 成立 ,

相当于劳动中介机构 , 有偿地为雇主和企业招募外劳。法国

出于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考虑 , 拒绝接收俄罗斯和德国移

民 , 也拒绝法国殖民地移民。因此 , 两战期间的移民群体主

要以比利时人、西班牙人、意大利人和波兰人为主。两战期

间移民群体主要有以下特征 :

第一 , 移民聚族而居 , 产生聚居区。这一阶段移民的聚

居区主要有两种 : 一种是自卫型的聚居区 , 一种是“棚屋

型”的聚居区。前者自 19 世纪末以来一直有之 , 后者则形

成于一战期间。自卫型聚居区主要是指移民群体为了自我保

护自原形成的一种聚居区。比如在 19 世纪末 , 意大利人在

巴黎的第十区、第十八区和十九区、在洛林、在马赛 , 西班

牙人在波尔多都形成了本民族的聚居区。在这些聚居区里 ,

他们讲自己的语言 , 保留了自身民族的文化习俗和饮食习

惯 , 过自己的民族节日。这种现象直到两战期间还继续存

在。“棚屋型”聚居区最先发生在一战期间的殖民地居民身

上。一战期间 , 法国为了最大限度地召集人力 , 迫不得已从

北非殖民地抽调了大量劳动力运往法国。这些殖民地居民被

安排在郊区的地方从事生产活动 , 住在政府为之修建的棚屋
(baraquements) 里 , 逐渐形成了一种聚居区。两战期间 , 许

多欧洲外劳也同样受到法国政府及其企业的安排被限制在郊

区外从事生产。虽然他们住的不完全是棚屋 , 但是这种聚居

区形成的方式与北非殖民地居民相似 , 因此笔者称之为“棚

屋型”聚居区。这种聚居区的形成并非移民自愿所致 , 而是

法国政府和企业招募外劳时逐渐形成的局面。因为外劳的输

入主要是为了满足大公司和大企业的要求 , 这些企业和公司

为了管理方便 , 保持稳定的劳动力 , 通常会把同一村落招募

的外劳安排在同一地方工作和居住。波兰移民就是这种聚居

群体的典型。20 年代 , 法国矿业公司从鲁尔和波兰农场输入

了成千上万的波兰人 , 公司鼓励波兰人携家带妻地来到法

国。他们为波兰人在矿区城建造了“小波兰”, 并资助建立

波兰语言学校、波兰文化协会和波兰教堂。这种安排符合公

司的利益 , 雇主也希望把波兰矿工和法国团体隔绝起来“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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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”工作 [1] (P271) 。同时期 , 洛林的冶金公司为了使意大利外

劳更加稳定地代替法国战时失去的劳动力 , 雇主为移民工人

建造了住宅区 , 鼓励家庭移民。1930年以前 , 一个稳定的意

大利人社区形成 [1] (P269) 。

第二 , 大多数移民从事繁重、肮脏和高危险性的工作。

例如 , 比利时人多在化工和纺织业工作 , 而意大利人多是建

筑工、采石工、矿工和冶金工 , 西班牙人则多在西南部的农

村地区当季节工。据统计 , 当时有 51%的移民在工业部门工

作 , 只有 4% 的移民从事自由职业 , 其余的分别在农业、手

工业、商业和服务业等 [2] (P20) 。总的来说 , 移民在法国多是刻

苦耐劳、忍耐力极强的一个群体。他们愿意接受法国人不屑

的工作和低工资 , 甚至不敢参加法国工人的罢工运动。外国

人的这种勤奋和怕事总会引起法国工人的猜忌和不满 : 移民

接受低工资导致雇主更加喜欢雇用外劳而不是本国劳动力 ,

从而降低法国工人整体的工资水平 ; 他们不参加罢工被法国

工人认为是罢工的破坏者 , 有利于雇主。

综上所述 , 移民群体的特征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法国的需

要而出现的 , 并非移民群体本身所具备的特性。如果说这样

的特征给法国带来同化问题 , 法国政府及其企业具有不可推

卸的责任。

二、艰难的同化之路

从 19 世纪中期开始 , 法国已有大量移民涌入 , 但是直

到两战期间 , 移民的同化问题才被提出来。研究移民史的两

位法国历史学者斯科尔和努瓦里埃都同样认为 , 移民的同化

直到一战后才真正出现。斯科尔认为 : “一战后的移民开始

长期居住法国 , 并打算在法国扎根 , 这些新的移民开始了其

漫长而又艰辛的融合过程。”[2] (P98) 努瓦里埃也同样说到 : “移

民的同化问题直到两战期间才确实被作为一个问题而提出

来 , 换句话说 , 等全国各阶级融合成为现实之后才出现移民

融合的问题。”[3] (P119)

然而 , 移民的同化充满艰辛和痛苦 , 并非一帆风顺。这

种曲折一方面来自移民本身对自己文化、宗教和语言等方面

的惯性坚持 , 而更多的是来自法国社会方面的阻力。

第一 , 移民聚居区是阻碍移民群体融入法国社会的主要

原因。如上所述 , 此时在法国形成了两种类型的聚居区 , 无

论何种都不利于移民群体同化到法国社会当中 , 但法国在移

民形成聚居区这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: 对于自卫型聚居区

来说 , 如果法国社会相对宽容地对待移民群体 , 政府采取相

应的措施促使移民群体融入法国 , 移民也不会产生如此强烈

的自我保护意识形成聚居区 ; 对于“棚屋型”聚居区而言 ,

无疑是法国政府和企业只着眼于眼前利益所致。

第二 , 在法国 , 语言不通是阻碍移民群体融入社会的重

要因素。语言本来就是促进不同民族和文化族群相互交流的

基本工具 , 对于移民融入法国社会具有很重要的作用。尤其

是在法国 , 法国人不但要求外人会说法语 , 而且还苛求他们

的发音标准。因为法语对现代法兰西民族的形成具有举足轻

重的意义 , 尤其是精英阶层对他们民族语言的爱慕之情一直

有之。远至中世纪 , 近至普法战争后 , 《最后一课》所抒发

的民族感情就是通过肯定“法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”来

表达的。但是 , 第一代移民群体多是不懂或者初通法语的

人 , 很少能够和法国人沟通和交流。有些移民来到法国多年

后 , 他们仍混合着两种语言使用。甚至意大利人 , 虽然意语

被认为和法语相近的语言 , 但他们说法语仍不可避免地带有

口音 [4] (P123) 。在一个对自身民族语言如此自豪和苛刻的国家

里 , 讲着蹩脚法语的人通常会成为法国人取笑和指责的对

象。因为在法国人看来 , 说不出标准的法语说明该移民对法

兰西的伟大文化缺乏兴趣 , 更对法兰西这个共同体没有归属

感。因此法国人对法语的执着造成了法语成为了阻碍移民融

入的重要因素。

第三 , 社会地位低下是阻碍移民同化的根本原因。移民

群体的社会地位低是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相结合导致的结

果。经济方面来说 , 经济实力弱小是相对而言 , 并非指在整

个社会阶层 , 而是指在同一社会等级当中的经济实力。比如

同在中间阶层 , 也有稍微富裕和稍微贫穷的人 , 而移民的经

济实力则多数处于该社会阶层的底层 ; 政治方面 , 移民群体

在法国缺乏政治上的话语权 , 更没有代表其政治权利的团体

组织 , 因为绝大部分移民无选举和被选举权。以上两方面因

素相互影响和制约。经济实力弱小导致在政治上没有发言

权 , 法国社会和政府对外国人政治组织的反感和严格控制阻

碍了移民群体组建力量强大的政治团体 , 从而也无法保障其

脆弱的经济地位。在当时社会等级还比较森严的法国 , 处在

中间阶层的移民通常在整个法国中间阶层当中处于劣势 , 而

作为工人阶级的移民来说 , 其处境通常不比法国工人好。在

一个崇尚物质、摒弃宗教信仰的社会 , 决定一个人社会地位

高低的很大程度源于其经济实力。但移民群体的经济实力如

果过于强大 , 同样会引起法国社会的妒忌和排斥 , 犹太人就

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因此 , 政治话语权是移民一切权利的保

障。如果说“聚居区”和语言这两个阻碍因素是针对第一代

移民而言 , 那么此因素主要作用在第二、三代移民身上。麦

克尔·沃尔泽论及少数族群在民族国家受到歧视和打击的原

因时认为通常都是文化、经济和政治三个因素共同结合所

致 , 而在移民文化和接纳国社会的文化出现冲击的相同条件

下 , 移民可能处于的情况通常有两种 : 一种是少数族群的政

治地位低 , 但经济富裕 ; 另外一种是政治地位低 , 经济状况

也很贫穷。[5] (P57) 前者使少数族群处于危险的状况 , 后者则使

之备受歧视和遗忘。政治地位低使移民群体几乎处于“无设

防”的状态 , 无论其经济富裕还是贫穷 , 在民族国家永远得

不到保障。这时期的法国大多数移民属于后者。法国小学是

反映这种歧视和排斥根源的最佳场所。努瓦里埃根据当年作

为第二代移民小学生的口述得出的结论是 : 移民的孩子通常

在学校感到“被排斥在外”的原因根源于其社会地位。[4] (P165)

社会地位低 , 尤其是缺乏政治权利 , 使移民群体备受歧视和

遗忘 , 从而也严重阻碍其得到法国社会的认同。

第四 , 宗教原因一度使移民群体在法国社会中无所适

从。虽然大多数欧洲移民 , 包括法国人都是信奉基督教 , 但

基督教在各国的教理和仪式上差别较大 , 而且一战后的法国

已经成为世俗化程度非常高的国家 , 因宗教仪式和虔诚问题

而导致移民处于受辱和被嘲笑的情况还是存在的。总的来

说 , 天主教徒的外国人在法国的教堂感觉很不自在 , 因为他

们感到法国人的宗教感和他们不一致。如波兰移民对天主教

的虔诚不但得不到法国社会的谅解 , 还遭到嘲笑。在波兰当

地 , 波兰天主教徒通常会实行夸张的宗教仪式 , 包括庄严肃

穆的游行队伍 , 而在法国 , 神职人员考虑到共和国的世俗原

则 , 对这些要求通常持谨慎态度 ; 在波兰 , 整个教堂仪式当

中人们都是站着的 , 座位只留给老者和残疾人 , 而在法国的

教堂 , 法国的教徒都是坐着 , 但波兰教徒非常害怕坐下后占

用了一个不合适的位置 , 因此他们在教堂门前站成一队 , 阻

塞了教堂的通道 , 从而引发了法国人的指责和嘲笑。

移民的被同化之路充满艰辛和曲折 : 就移民本身来说 ,

有些移民并不愿意接受法国文化 , 但法国社会给他们施加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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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压力和贴上标签 , 使他们在法国的生活变得异常艰苦 ; 有
些移民尽管愿意融入社会 , 但仍然不被社会所接受 , 被认为
还不够“法国化” (francisation) , 以至遭受歧视和嘲笑 , 甚至
打击也是常有的事。法国社会对移民同化显得过于苛刻 , 政

府也是绝对赞成同化移民。但在政府看来 , 移民是否接受同
化是其个人的事情 , 政府很少参与其中。关于移民的同化问
题 , 尽管也经常出现在社会讨论里 , 但政府压根没有出台过
有关帮助移民同化的法令或法规。政府对移民同化的不作为

和整个社会对移民同化的苛刻 , 皆导致移民同化历程的艰辛
和曲折。移民同化并非移民个人的事情 , 就如阿列克·哈格
里夫斯所言 : “移民及其后代融入民族国家的程度不仅取决
于社会经济过程、少数族裔群体的价值观和雄心 , 也取决于
这个接纳国的大多数人民对待移民的态度和行为。”[6] (P149)

尽管移民同化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 ,20 年代的移民确
实呈现出融入法国的现象。

第一 , 入籍是移民渴望融入法国社会最为明显的表现。
国籍是民族认同的政治形式 , 尽管它不能代表真正意义上的

民族认同 , 但对于入籍的人来说 , 入籍意味着他渴望长期居
住在这片土地上 , 成为这个民族当中的一员 , 承担这个民族
共同体所赋予的义务和责任 , 以便能享受到民族共同体所提
供的各种权利。20 年代在法外国人入籍的数量急剧上

升 [4] (P157) 。1927年 8 月国籍法修改前 , 入籍的模式仍然沿用
1889年 6 月国籍法的模式。移民可以通过居住时间、出生地
和与法国男性通婚获得国籍 (外籍男性和法国女性通婚不但
不能获得国籍 , 法国女性也会丧失法国国籍) 。据努瓦里埃

的统计 , 那些在法国居住历史最为“悠久”的移民群体入籍

率也是最高的 , 比如当时的比利时人在 1931年统计数据中的
入籍率最高 , 而波兰人则最低。[4] (P158) 入籍的移民固然要为保
卫这个国家参加军役 , 但“成为法国人”意味着增加大量的

机会找到更好的工作 , 比未入籍移民的境况好得多。
第二 , 混合婚姻数量激增表明移民开始融入法国社会。

当然 , 混合婚姻并不仅指法国人和外国人的通婚 , 还包括在
法国的其他外国人之间的通婚 , 然而 , 这时期的混合婚姻主
要以法国女性和外籍男性通婚为主。20 年代来到法国的外劳
重复了共和国早期移民人口的特征 : 以青壮年单身男性为
主。但新时期出现了新变化。由于大战过后大批法国男性死
亡 , 从而导致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出生的一代法国女性被
夺去很多男性配偶。因此 , 这个阶段的法国女性和外籍男性
通婚直线上升 ,1930 年混合婚姻数量达到了 20 年代的制高
点 , 大约有 12 万左右。[3] (P125) 其中以比利时人和意大利人居
多 , 这也一定程度解释了移民融入法国社会的主要因素在于
在法国居住的时间长短 , 同时期的新进移民波兰人的混合婚
姻数量就少得多。在 1927年 8 月国籍法修改之前 , 法国女性
一旦和外籍男性通婚 , 也就失去其原有的法国籍 , 从而也导
致法国失去了不少人口。这也某种程度上解释了 , 当时外国
男性之所以和法国女性通婚并不是为了获得法国国籍 , 而是
有打算在法国安家落户的心态。无论通婚的最初动机如何 ,

混合婚姻必然促进两种不同文化背景和语言的人相互了解 ,

有利于移民融入法国社会 , 同时也有利于促使法国社会对外
来文化的吸收和宽容。

第三 , 职业是移民融入法国社会的最初和主要场所。移
民工人来到法国的目的就是打工挣钱 , 因此职业的性质和工
作场所对大多数移民融入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职业途径的
融入主要取决于这份职业与法国人沟通和交流的机会 , 或者
与法国人接触机会的多寡。斯科尔细致地考察了 20 年代有
利于移民融入法国的职业 , 它们分别是 : 矿工、冶金业、机

械工业和化工等 , 还有在杂货店或者手工作坊工作的移
民。[2] (P98) 这些职业的共性是和法国人合作和交流的机会多 ,

既有利于提高移民的法语水平 , 也有利于双方文化和生活习
惯的相互影响。与此相反 , 那些水泥工、石膏工、修鞋匠等
都是“各自为营”, 孤立工作 , 因此其融入社会的程度和速
度显然不比前者。

第四 , 共和学校尤其对第二代移民融入法国社会起到非
比寻常的作用。第二代移民的定义比较复杂 , 事实上 , 根据
1889年的国籍法来看 , 第二代移民成年后可以获得法国国
籍 , 成为法国人。然而 , 在第三共和国时期 , 移民的子女还
是移民 , 不管其来源地是欧洲还是非洲。因此 , 第二代移民
的定义并非从国籍或者出生地的角度来看 , 而是从其最初的
社会化角度来定义 [4] (P288) , 即第二代移民最初受教育的环境
被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氛围 : 在家庭 , 他受到的是父母
来源国的文化和语言等方面的熏陶 ; 在学校 , 他必须学会法
语、学习法兰西的悠久历史 , 接受共和主义的价值观。学校
对第二代移民的影响是占绝对优势的。他们从五、六岁开始
上小学 , 从对法语的一字不通到和其他法国小孩一样 , 必须
通过学校规定的 12 至 13 个证书考试。因此 , 学校被时人称
为“大熔炉” (lecreuset ) ,“它可以使各种民族的人锻造成统
一的成色优质的金属法郎”。[2] (P101) 第二代移民和第一代移民
最主要的差别就在于对法兰西民族的认同感上 : 对于第二代
移民来说 ,“祖国”就是法国 ; 而对于第一代移民来说 , “祖
国”就是其来源国。第三共和国时期小学教育最初的目的也
就是为了整合社会各个阶层的人 , 使之接受共和国的价值体
系 , 成为“共和人”。至于想通过小学教育改变自身的阶级
状况的机会是非常之微小的。因为当时法国的中学教育尚未
普遍化 , 能攀上中学教育的大多是法国中间阶层的男孩 , 对
于移民乃至工人阶级的孩子而言 , 除非其学业非常出色 , 一
般很少能继续读书 , 文化水平较低的第二、三代移民通常处
于社会底层。[7] (P563)

三、结语
两战期间的移民同化问题主要是针对欧洲移民而言。虽

然几十年过去了 , 至今的欧洲移民得到了法国社会极高的认
同程度 , 但是其最初接受同化的痛苦历程不应被忘却。记住
历史是为了追本溯源 , 寻找出“问题”产生的根源。从两战
期间欧洲移民被同化的历程可知 , “问题”的根源并不完全
在移民群体身上 , 而更多地在法国社会对待移民群体的态度
上———不宽容。因此 , 面对当今北非移民的同化问题 , 法国
社会应该吸取早年同化欧洲移民的经验教训 , 树立一种更加
宽容和开放的态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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